
读+：您认为当下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取
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

韩晗：我曾在《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
个故事》一书里总结出了四条路径：文化创新、社区参
与、场景再造与城市更新。实际上这就是新时代中国工
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在全国范围
内已经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遗产保护更
新再利用之路，包括我们知道的北京首钢园、上海杨浦
滨江工业遗产群、景德镇陶溪川以及武汉平和打包厂旧
址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案
例。

以我个人来看，这些工业遗产在平衡保护与开发
利用方面有两大共性经验值得重视，一是关注社区与
遗产本体的共生，我国有企业办社会的传统，许多企业
周边都有大量的居民区，西方处理这些居民区通常采

取“绅士化”的做法，就是我们所说的“腾笼换鸟”，把原
居民搬走，地产商哄抬地价，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的基本
国情与社会制度；二是在规划与运营上留有较大的弹
性。

近5年来我参与了超过100场的工业遗产项目的规
划论证，我在论证会上常会讲，好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
再利用项目一定是留有规划余地的项目，什么意思？就
是不要一次将项目的规划做到不能后期调整，特别是涉
及一些室内外空间规划时，一定要考虑到空间的物质规
划要服务之后可能会改变的产业规划，这就是我前面讲
到的规划应有预留。一言以蔽之，规划不能束缚运营，
而是为更好的运营服务。

读+：当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面临的主
要挑战有哪些？

韩晗：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有两点，一是源自制度，二
是源自观念。目前文物保护有法可依，但工业遗产保护
更新再利用却无规可循。我曾到许多地方政府、国有企
业讲过课或列席过扩大会议以及参加专项座谈，和一些
地方的主要领导同志也深入交换过意见。总体感受是：
目前工业遗产再利用很大程度上还是经济效益为导
向。这里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观念。我确实倡导工
业遗产的活化利用，工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如
果不能本着以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来面对工业遗产，工
业遗产工作肯定做不好。这当然不只是政府的责任，
而应当是全社会的责任。因为我们全社会目前还没有
形成“工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共识，特别是一些经济
不发达的老工业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发展压
力大，群众对城市转型更为迫切，工业遗产保护的情况
也更严峻。

读+：您考察过国内外许多工业遗产项目，怎么看待
当下工业遗产的命运？

韩晗：目前国内外工业遗产的命运大致相同：一方
面确实在保护更新层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业遗产处于“应保未
保、应用未用”的状态，这种情况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普
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今日的世界，正处于产业结构
迅速转型的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基因工
程等先进技术，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工业化的进程，
大量煤钢时代的生产技术特别是福特式的生产方式被
淘汰。

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数的传统工业空间因为产业结
构迅速转型而成了工业遗产，成了世界城市更新领域的
难题。它为什么是难题呢？我们现在假设一下：一个人
家里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电器都被淘汰了，那么他对于
这些电器究竟是扔掉、卖掉，还是设法物尽其用？这当
然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给出答案的问题。而如今，人类的
工业遗产未来命运如何，显然首先亟须回应这个“时代
之问”。

所以，政府、企业包括我们这样的研究者，都必须直
面这个“时代之问”。在产业结构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
下，我们可能一时难以给出最优或是最完整的方案，但
肯定要拿出一个基本的方案。不言而喻，这当然给了我
们很大的工作强度，因为我们不但要开展相关研究，还要
承担工业遗产规划的决策与咨询工作，近年来我本人也
被邀请参加了一些海外工业遗产项目保护更新的座谈交
流。我的主张是，对工业遗产要做到应保尽保，应用尽
用。

读+：我们现在谈工业遗产保护，究竟“保什么”？“如
何保”？“怎么用”？

韩晗：对于工业遗产，我们往往说的是“保护更新”，
后面会再接一个词，叫“再利用”，这就充分说明了工业
遗产它并不是普通的文化遗产，它有着非常特殊且鲜明
的导向，那就是朝向一种实用新功能的转型，即所谓“更
新”。对于传统的文化遗产物是绝不必更新的，因为更
强调修旧如旧，如果你把兵马俑、长城都“更新”了，那它
的文化价值也就消失了。

“保什么”？其实就是保工业建筑、空间的主体框
架，这是有选择的“保”。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工业遗产
是“应保尽保”，同时也涉及一些“不应保”的，如一些因
为长期进行毒害品生产的构筑物、化工厂的化工池以及
一些历史价值不高、修缮成本大，已成为危房的车间厂
房等，我们就要采取拆除的方式。

前几年国内对于工业遗产有着“拆”与“保”的争
论，有学者认为以“保”为主，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以

“拆”为主，这里的“拆”当然不是指的一拆了之，而是原
址重建或异址复建。我的立场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拆”和“保”有机结合，对于
一些应该拆除的要及时拆除，甚至还要对一些被污染
的水土进行及时治理，对于一些应当保护的也要及时
保护。

因此，这里的“保”并不是基于陈列、展示为目的的
保护，而是基于实用的保护，即考虑它未来能做什么。
是适合做博物馆、做酒店、餐厅，还是书店、体育场馆？
明确了改造路线之后，再制定保护技术方案，这便是工
业遗产的“如何保”与“怎么用”。

产业结构加速转型，产生大量“应保未保”工业遗产

工业遗产再利用，规划运营不当会导致“二次废墟化”
读+：在当前遗产化加速的时代背景下，您如何看待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韩晗：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产业结

构转型的倒逼。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我国用了100
余年的时间，走了西方260多年的工业化之路，而且发
展为“世界工厂”，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历史地看，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事实上是一个“急转弯”的过程。

我举个例子，在德国，相关企业机构早在20世纪60
年代就意识到，电子工业会成为未来的支柱行业，而依
托煤钢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德国的鲁尔区空气质
量极差，一年难见到几次太阳。作为工业革命摇篮的英
国工业污染更严重，他们认识这个问题更早。而那时我
们还根本没有认识到工业污染、资源枯竭的严重性。

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很晚的事了，但我们
行动很迅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重视这项工
作。从“两山理论”的提出，到将碳达峰目标纳入顶层设
计，可以说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节能减排引导下的产业
结构转型，无论是理念还是成效，均已经走在世界前
列。在“关停并转”之下，大量工业遗产快速出现，很多
工业区前几年还机器声隆隆，转眼间就人去楼空——这
些当然不能简单地一拆了之，怎么处理它们就成了产业
结构转型倒逼而来的时代课题。

二是您之前提到的城市更新加速。首先我们要理
解城市更新为什么会加速。当然有一个大的伦理背景，
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
实因素，就是城镇化需求与耕地红线之间的矛盾。粮食
安全是我国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耕地红线必
须严防死守，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推进也不能放慢，毕
竟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所以就诉求于城
市更新，即城市内部进行空间再分配。无论是之前的

“棚改”，还是近年来各地力推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都反
映了城市更新的迫切性与迅速性。

在这两大时代背景下，工业遗产再利用自然而然就
被提上了日程，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上述两大时代背景
的刚需，这也是近年来工业遗产事业备受重视的原因。

读+：为什么说使工业遗产得到保护的同时被有效
地更新、再利用，被公认是世界性的难题？

韩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传统文化遗产相比，工
业遗产是一种新的文化遗产形态。既然是新的形态，那
么肯定就会有一些难题。这个难题不是哪一个国家所
独有，而是全世界的国家从煤钢时代的传统工业步入信
息新型工业之后所面对的共同难题。在我看来，这里的
难主要反映在如下两点：

一是规划之难。工业遗产往往占地面积大，少数还
有毒害风险，到底用来做什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工业遗产当年作为工业建筑及空间被规划时，它是完全
没有想到后面它还有“转世”机会的。比如说云南山区
的三线工厂，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的产
物，是大量东部工厂内迁的结果。60年前修建这些大型
建筑时，谁会想到要在这个车间门口多修几个车位，以
后工厂不办了给后人做咖啡厅用，咱们把蓄水池挖深一
点，以后便于改成五星级酒店的游泳池，这可能吗？所
以我们现在面对大量的工业遗产，其实受制约因素比较
多，属于对建成遗产的再规划，而不是平地起高楼。除
了要考虑区位因素、消费能力等具体省情市情之外，还
要考虑工业遗产本体的实际情况，况且世界上没有两个
完全一样的工业遗产，因此也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一样的
工业遗产规划方案，这是我说的规划之难。

二是运营之难。工业遗产现在多半朝着城市舒适
物如酒店、餐厅、剧场、书店、咖啡馆等改造，这个方案不
能说不对，但我认为在一些一线城市，这类方案中的产
业应作为限制产业，因为通过城市舒适物所营造的消费
市场其实在很多一线城市已经饱和了，有的城市根本不

需要那么多酒店、咖啡馆。所以很多工业遗产项目现在
出现了运营困难，从本质上讲也是产业规划失败特别是
前期规划预留不够而引发的次生问题。

读+：也就是说，工业遗产得不到有效保护利用，反
而会加速遗产化速度？

韩晗：没错。我曾提出过一个“二次废墟化”的概
念，指的是工业遗产本身就是废墟改造，但是很容易因
为运营失败而走向二次废墟。所以运营之难要特别引
起重视。比如说一些工业遗产一旦规划成书店，就不太
可能朝着养老院转型，这是指的大方向，但从书店转型
为社区食堂、少儿培训机构等大型公共室内空间，还是
有很大的可能的，这就诉求于规划要有预留，更考察运
营方审时度势、因地制宜、随机而变的能力。

读+：近年来，我国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逐渐形成了
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模式和方法。您认为工业遗产保
护的“中国方案”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韩晗：核心要素就是“人民城市”建设。我国工业遗
产保护更新再利用在政策上的历史起点是2019年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杨浦滨江，作出“锈带变秀带”这一重要指
示。

当时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人民城市”这个概念，今
天杨浦滨江步道上还有一块标语牌，就是“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上海的浦西有四大滨江区，
杨浦滨江、徐汇滨江、虹口滨江与黄浦滨江，而杨浦滨
江正是上海工业化的起源与我国工业遗产的重镇，周
边如宁国路、平凉路有很多老居民区，都是以往的企业
社区，这是广义杨浦滨江工业遗产群重要的组成部
分。杨浦滨江地区改造的成功，为建设“人民城市”打
造了一个重要的样板，也是新时代中国工业遗产保护
更新再利用的典范。

可进可退，好的遗产再利用规划要留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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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工业遗产还是个宝吗？

如果你捧读从《诗经》《楚辞》发源的中国诗词，约3000年
璀璨厚重的文化遗产，就像“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会滋
养你的精神世界。这样的瑰宝代代相传，也塑造着民族性格。

如果你关注过“诗词的女儿”叶嘉莹几天前逝世的消息，
就可能了解她的百岁人生，奉献的不只是学术成就、桃李满
天，更留下包容苦难与困境的珍贵人格遗产。

今天《读+》封面访谈探讨的是中国工业遗产，这也是文化
遗产的一部分。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西方工业革命，不仅改
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还深刻影响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
方面。中国的工业化之路至今160多年的历史，起步可以追溯

到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工业化进程显著加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今日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基因工程等先进
技术，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工业化的进程，并由此推进了产
业结构的加速转型。遗产化速度也在加快，无数的传统工业空
间因为产业结构迅速转型而成了工业遗产，成了城市更新领域
的难题。

《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正是探讨这
个难题的解决方案，书中100个案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物
证，更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王永芳

当下，城市发展迭代更新，多领域快速遗产化的现象愈发普遍。尤其是城市内部空间及建筑的遗产化甚至消亡似乎比人们预想的更快，遍布城乡各地的工业

遗产无疑是个中代表。如何让工业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再利用，使之焕发新的生命，是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面临的重要议题。

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韩晗编著的《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是全球首部中国工业遗产案例研究著作，也是首部向世界

“讲好中国工业遗产故事”的英文专著。全书遴选我国100个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代表性案例，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长江日报《读+》记者专访

了韩晗，探讨在快速遗产化的当下，如何对工业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并多元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生态。

韩晗等编著《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源于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了解。

2017年，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教授马特·罗比里奥（Matteo Robiglio）与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高级研究员唐纳德·卡特（Donald K. Carter）联合编撰了

《重构美国：后工业城市保护再利用的20个故事》（RE–USA：20 American Stories of Adaptive Reuse：A Toolkit for Post-Industrial Cities），产生

了巨大影响。韩晗说，事实上，我国作为世界工业遗产大国，保护更新经验并不逊色于美国，甚至在成功案例的数量上远远超过美国。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水

平位居世界前列，积累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并具有新时代文化精神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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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才”琴台奇妙夜 专栏 “我们不但要拿来，而且要送去” 读书

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韩晗：

谨防工业遗产再利用“二次废墟化”

100个故事
呈现工业遗产保护“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归纳出我国工
业遗产保护更新的四种方案——社区参与、城市更新、场景再造
与文化创新。

书中涉及的北京798、南京金陵制造局、广州太古仓、香港牛
棚艺术区与上海杨树浦等100个故事相互映照，构成了整体“中
国方案”。

这些工业遗产保护样本里，武汉市汉阳的站前花街给韩晗
留下了深刻印象。

站前花街的正式名字是车站前路，位于汉阳区火车站旁。
此地原是新中国第一家枕木防腐厂——铁道部汉阳枕木防腐厂
及汉阳站的职工宿舍区，随着该厂搬迁，一度变成了棚户区。随
着近年来“共同缔造”理念的普及，在街道、社区两级干部支持
下，社区居民纷纷自己动手，美化家园。2023年，韩晗带领团队

“扎根”此地，为社区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如今，家家户户门前种
上了花卉，小巷变身铁路元素满满的“站前花街”。铁轨边，糖果
色的房子错落有致，小院人家开满鲜花……不足300米的“彩虹
花街”，因为铁路元素和鲜花，火爆出圈，成为武汉乃至全国有代
表性的“网红”工业遗产社区。在韩晗看来，“站前花街”可谓是
全球工业遗产社区保护更新的样本。

韩晗也对国营809厂旧址的改造充满了感情。该厂位于湖
北宜昌夷陵区下牢溪姜家庙村二组，始建于1966年。原名国营
华强机械厂，代号国营809厂。

国营809厂旧址是中国西部地区老三线兵工厂的缩影，是宜
昌三线建设珍贵的实物佐证，建筑具有20世纪60年代中国西部
地区工业建筑的典型特征，有厂房车间、办公楼、宿舍、食堂、商
店、粮店、煤厂、医院、托儿所、学校等。

如何充分发掘这些珍贵历史建筑的文化底蕴，让沉睡的老房
子重新“活起来”，让一段历史被人们知晓、铭记？2017年，宜昌交
旅集团打造809微度假小镇，将原国营809厂老厂房改扩建，小镇
修旧如旧，原有的老旧厂房加以改造并注入现代时尚元素，将不同
时代、不同背景下的奋斗精神深度融合，呈现出了工业遗产旅游的

“中国方案”，成了宜昌乃至全国工业遗产旅游的标杆项目。

中国工业遗产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物证

在韩晗看来，遍布全国的中国工业遗产典型项目不只是重
要的文化、经济资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物证，充分展现
出了新时代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好地走向世界，该书英文版《A Hundred
Stories：Industrial Heritage Changes China》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
伦出版公司同步出版，成为全世界第一本以中英文形式同步出版的
工业遗产案例研究专著。此外，韩晗还和他的团队完成了世界上第
一部工业遗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工业遗产
专题的编撰工作，得到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的“点赞”。就在今
年，这支年轻的团队完成了工业遗产领域第一部全国教材《工业遗
产旅游》的编写工作，该教材已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在韩晗看来，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背后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驱
动。今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只是煤钢产量、发电量的竞争，还包
括工业设计、数据处理、专利保护等工业服务业领域的竞争，一块芯
片、一张药方、一片新材料，将会让一个国家好几个工业门类在发展
水平上上升到新的台阶。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
韩晗等 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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